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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C08

“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
就只剩下满脸皱纹了……”春
节过后，手机里又多了一首循
环播放的歌曲。2014年春节晚
会上一首《时间去哪儿了》唱
酸了心。是呀，时间都去哪儿
了，这个春节忽然发现，身边
的爸妈那曾经刀枪不入的形
象，早已被满脸的皱纹和长出
的白发打败。

2014年春节，婚后第一次
和老公陪公公婆婆过年，也是
二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在家过
年。年底工作结束后，距除夕
夜还有一周，我回到娘家，想
着年前陪陪爸妈，却看到爸妈
渐老的容颜和脆弱的内心，忽
然觉得面对时间，自己那样的
有心无力。

那天饭后，陪着妈妈去阿
姨家串门，知道老妈是个刀子
嘴豆腐心的人，阿姨将她心底
想了千遍却不会说出口的话
说给我，“妮，没事就回家来看
看，你妈想你。”“知道姨，这次

回来就是想陪陪他们。”说话
间，眼睛余光飘过站在一旁的
妈，那曾经鹰一样的眼睛，却
委屈的像个孩子，眼角偷偷闪
着泪光，让我不忍直视。

一直知道她是个感性也
是要强的人，而此次此刻，时
间却带走了她的那份强势，整
个人那么脆弱，那么需要儿女
的陪伴，也许只要静静的坐着
她就能满足。

老妈身子弱，年货一直以
来都是爸爸准备。这次回家，
除了陪他们，还想着能帮他准
备准备年货，可是回到家，一
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看着一盆
盆准备好的羊肉汤，竟没了胃
口，整个人被心痛占据。看着
一样的汤，脑海中浮现出往年
我和哥妹帮他准备的场景。煮
羊肉汤是我们当地过年必备
的，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活。每
年繁琐的煮肉过程中，我们都
抢着干些重的活，帮他捶捶背，
即便如此老爸也会因为腰弯曲

时间太长，一下子直不起来。
在家的几天时间，老爸还

要忙工作，可是无论多忙，只
要到了饭点，他都会赶回家
里，做些我平时爱吃的饭菜，
无论我怎么强调自己可以做，
不需要他来回奔波。我知道，
这是不善于表达的老爸表达
爱的方式。

爱在那里，从未变过，而
老爸却不似从前，乌黑的头发
不知从何时开始变的没了精
神，不但变黄，还藏进了刺眼
的白发。曾经那个在我眼里无
所不能的老爸，让我想要开始
保护他。

返家的当天晚上11点多，
和赶去接我的老公回到婆家，
这里的老妈刚结束了一天包
包子的活。看着一笼屉一笼屉
包好准备上蒸锅的包子，我充
满了愧疚。

虽然和这里的爸妈没有
“往年”的回忆，可是从相识至
今，一度让老公吃醋的父女

情、母女情让系在一起的心，
彼此担心、牵挂。

眼看“年”一步步走近，老
公却要忙于工作。置办年货、
打扫卫生，我们三人轰轰烈烈
干起来，爬窗擦拭、清理旮旯、
和面拌馅包饺子，爸妈忙得不
可开交，我虽然没闲
着，却忙不起——— 我
在俩人干活的房间
窜来窜去想要干些
什么，却帮不上忙，看
到我动手就被爸妈赶
去别的房间。一下子变
成旁观者，在一旁静静的看
着，却看到了父母被时间带走
的青春。我暗想，你们不用担
心，现在你们又多了一个女
儿，以后女儿一定会让你们幸
福。

尽孝不能等待，我会用我
所有的让他们晚年幸福，也希
望时间慢些吧，不要再让他们
变老，我愿用我一切，换他们
岁月长留。 这些年过年，家里形成个习惯，

每到春节，排行老大的父亲都要叫
上同在城里的三叔、四叔两家人来
家里聚会。为了这一年一度的聚会，
母亲甚至要在年前列好菜单，提前
准备好几道“硬菜”，一大家子亲戚
聚在一起家长里短、高谈阔论，过年
的气氛一下就出来了。用三叔三婶
的话说，自从爷爷奶奶去世后，大哥
的家就成了他们的“老家”。听长辈
们聊天，成了我过年最开心的事。

我的父亲兄弟四个，四人个性
迥异却感情深厚，父亲最年长，比最
小的四叔整整大了一旬，肩负起更
多的养家责任。父亲十分争气，七八
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成为家中第
一个吃“官粮”的人，也因此成为家
里的权威；二叔因腿有残疾，留守农
村老家，虽然身体不便，却十分热
心，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三叔十分聪
明，又有些感性，八十年代考取了大
学，也曾经历过下岗的落魄，但最终
靠自己的努力在事业上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四叔则十分豁达、乐观，是
个随和的乐天派。父亲兄弟四人，都
像勤劳的蜜蜂，一点一点经营着自
己的小家。

父母都是很传统的人，他们勤
劳善良，待人亲切和睦，乐于奉献，
无论对待子女，还是兄弟，只求付
出，不求回报。正是他们的言传身
教，我们的大家庭十分和睦，兄弟之
间互相帮助、互相体谅，从不计较。
四叔曾对我说：“别看你可以对你爸
顶顶嘴，但在我们兄弟眼里，他说什
么我们都听，是绝对的权威。”父亲
曾回忆刚参加工作时，几十块钱的
工资一半要付爷爷的药费，剩下的
是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乃至叔叔们
的学费，后来帮着叔叔们一个个成
家立业，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无论穷富，无论过去现在，父亲
和他的兄弟们都是竭尽全力互相帮
扶。四叔讲起帮二叔追二婶的趣事，
由于二叔腿有残疾，不好找对象，好
不容易介绍二婶，当时正赶上她家
盖房子，四叔就天天跑去帮忙盖房，
直到二婶点头愿意。

父亲和叔叔们都说，他们这样
和睦，是源于爷爷奶奶的言传身教。
父亲曾对我讲过一个小细节，在他
们小时候，到了吃饭的时候，无论多
晚，都要先等爷爷下地回来才能动
筷，因为这是对一家之主的尊敬，这
样的规矩一直影响着我们。

听叔叔们说，奶奶其实是个很
有本事的人，年轻时曾考取过学校，
有机会读书，但由于面临结婚，校方
称上学就不能结婚，奶奶当时就选
择了家庭。而爷爷十分善良、正直、
豁达，待人和气，善于讲故事，曾做
过夜校的老师，身边常围着一大帮
人听他“说书”。

每到过年，父亲他们兄弟团聚
的时候，大家庭的和睦、热闹感染着
我和弟弟妹妹们，让我们感到团圆
的意义，感悟家的意义。有家人陪伴
的可贵，我们的家风，就在这样的团
圆中一代代延续下来。

时时间间都都去去哪哪儿儿了了
文/周千清

亲亲情情让让心心更更柔柔软软
文/牟张涛

团团圆圆续家风
文/姚楠

农历二O一三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我和妻子赶回鄄城老
家过年。乡间小路颠簸，弄得
自己五味杂陈。有见到家人的
欣喜，也有一年来工作、生活
的遗憾，更有担心年味越来越
淡的忐忑……强迫自己静下
心来，好享受这难得的休闲时
光。村庄近了，闭上眼睛，过年
的记忆一幕幕浮上心头。

在外多年，终回到菏泽工
作。免去了过年往返的舟车劳
顿，多了份照顾家人的从容。
即便如此，一年中回家的次数
也屈指可数。过年后，真正步
入而立之年，不再年少轻狂，
恣意妄为，更明白肩上的责
任，更要对得起亲情的重托。

吃过年夜饭，叔叔对我和
堂哥说，“一会早点睡觉，明天
一早跟着磕头去。”一句话将
我拉回了十几年前。那个时
候，过年还是一个非常神圣的
词语。进入腊月，大家就要为
过年忙活，虽然程序和现在别
无二致，过年的气氛却有天壤
之别。

那时候的除夕夜，鞭炮响
彻通宵，街上整晚行人不断。
小孩子照例要穿着新衣熬“囫
囵年”。凌晨1点，我和小伙伴
们会打着饱嗝走出家门，来到
村里的台球室或者在街头点
燃一堆柴禾，聊着天也加深着
兄弟感情。现在一直纳闷，为
什么那个时候宁愿瑟瑟发抖

着走出家门，也不打打扑克搓
搓麻将？想想唯一的解释是，
不想破坏浓浓的年味。凌晨3
点，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大
家互相拜着年，甚至见到长
辈，在大街上就会应声跪下。
也许在如今的90、00后看来，
这种行为不太雅观。但在传统
和新时代相碰撞的今天，我们
是不是应该保留些老传统呢？
熄灭烟火，我们这些“夜猫子”
也要在年纪较长的堂哥带领
下满村庄飞奔去给长辈磕头。
动力何在，年味使然吧。

时间又拉回到现在，早上
5点多，街上才三三两两出现
行人，且多为老人。6点多，这
时候街上熙熙攘攘，我们20多

人的“大部队”也浩浩荡荡出
发了，领头的长辈很高兴，大
家庭人丁兴旺嘛，同时心里也
有不少担忧，过年磕头的习俗
还能坚守多久。我们跟在后面

“打酱油”的后辈显得别扭，因
为一些人家的小院显得太过
拥挤，后边还没跪下，前面已
经完事了。

一个多小时候后，为长辈
们磕头大礼正式结束。回家途
中，一位亲友的手机响了，铃
声是筷子兄弟的《父亲》，看到
我在旁边，他立刻掏出手机挂
断，并做出抱歉的表情。“没
事”，我拍拍他的肩，很多时候
我们是要往前看的，将满腹的
遗憾化为动力吧，善待眼前
人。

回到家中，天才蒙蒙亮，
妻子正陪老妈看电视、聊天，
我打量着熟悉的院落，30年来
的生活点滴像微风拂过我的
脸颊，很多场景不免让我哽
咽。过年让人相聚欢笑，但同
时又更能打动人的泪点。电视
里响起王铮亮演唱的《时间都
去哪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
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
子哭了笑了……”真应景。

忍住抽泣，转头看到妻子
和老妈幸福的笑脸，忽然又感
到莫大的满足。好长时间了，
我都没有如此心安。亲情让我
的心有了依靠，也卸下了千钧
的压力，心更柔软了，脸上就
应该有更多的笑脸。

好好去感受年味吧！让身
心都放松下来；用心去热爱生
活吧！相信生活会回报你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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